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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从干冷冬寒的巴蜀成都来
到西双版纳，如同来到冷暖不同的两
个世界。阳光是西双版纳的助温器，
历史预报这块土地气温从未降至10摄
氏度以下。眼下，漠河零下46摄氏度，
燕北飘雪，黄河冰封……而西双版纳
温暖得让儿童老人都薄衣蝉袖，连花
儿都不好意思天天换一身新裙……
街头巷尾，辽语吉言鲁话豫调如方言
相声入户登门，天南海北候鸟式的老
人出门郊游衣沾花粉，脚染树绿快乐
悠然……一种被热带雨林深深触动
全身心的趋使，我走进热带雨林。

迎面而来是望不到顶的参天大
树，高难企及的古树，目不暇接的奇
树名杉，枝连千尺叶叠百丈的宽叶
林，羽翎状的巨型芭蕉如旌旗猎猎威
容堂堂排开，无法想象竟有巨藤粗如
龙蛇，凌空横跨大树与大树之间，其
藤叶盖压脊冠藤梢伸拿云天。不认
识的一种茎粗叶厚，展开双手衡量可
达一米有余的植物，叶阔如轮，小儿
坐其上可安然擎托，兴奋的我在叶上
直拍巴掌！在隆冬都说花无群芳，姿
无亮丽，在版纳热带雨林邂逅红花欲
燃，白瓣胜雪，黄萼金镶，一朵花开得
有人样高，随行小女孩青葱十指，踮
起脚去抚摸花苞，估计是昨夜风大吹
落花瓣一地，像一场红色的雨，又像
白色雪地……我走至跟前，不禁一
叹。再起眼看，那些叫不出名儿的花
卉一丛丛绽蓝，一簇簇浅紫，傍树依
藤，高高低低，错错落落轻舒态妍，娇
多媚煞……身置雨林让我仿如坠进
森林迷宫。

在热带雨林中寻找一个你需要
的思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看
见一棵大榕树绞缠着另一棵树，再前
行又发现这种现象。同行的一对夫
妇，妻子穿着鲜色的衣裳，在根柱树
紧紧绞缠包住另一棵油棕树的大榕
树前拍照。这对夫妇一定是被大榕
树箍裹、扭绞油棕树的奇异之形、古
怪之貌而惊叹，兴奋地按下了快门。
大榕树雄性的荷尔蒙亢奋箍紧怀中
的油棕树，它为什么会这样强揽悍抱
与己不同的树类？这是植物间的亲
密友好，还是弱肉强食的欺凌霸道？
我的疑问忽视更残酷的现实：大榕树
的根柱树从油棕树的下端往上绞杀
箍裹，将八九丈高的油棕树几乎绞缠
得里外不见其身，仅能在叶冠空隙间
看到油棕树茎条状的叶条，仿若一个
灭顶之灾的生命在苦苦挣扎……

一部植物史的书中曾有这样的
表述：植物的世界充满了欺凌诈骗和
生死杀伐的战争。

大榕树是静止、固定不能活动
的。它结一种饱满的果实，因风吹雨
打或鸟雀、松鼠、猴子等动物食后，通
过粪便使种子落在油棕树上。大榕
树的种子寄生油棕树为母体的养料、
水分破壳、发芽、成苗，然后生出许多
如细线般的悬垂气根须。气根须由
细长粗，成为根柱树时，其野心膨胀，
大榕树便残忍地割脐生养之痛，无情

撕裂亲情，对油棕树展开全方位吞噬
绞杀，至到枝瘦叶败，身形萎缩……
最后连同母体的枯骨也成为大榕树
的补品……

世界各地的热带雨林生长着绞
杀榕至今还有750多种，植物世界的
生死存亡的竞争（战争）难道也非依循
一树成功，他树必毙的铁律？眼前这
棵大榕树已是冠盖四方，身硕体巨，它
对油棕树从头至尾的绞杀吞食。在植
物世界人类肉眼看不见的那些把门锁
户的韬光养晦，那些使用忘恩负义的
独门暗器，那些膨胀的磨牙咽血的杀
伐掠夺，其本质就是为自己争夺阳光、
空间、地盘、给养……这是植物世界悄
然无声地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是大
自然赓续植物的新陈代谢，物竞天择
的必然和秘不告人的天机。

热带雨林是上苍给西双版纳独
特丰厚的馈赠，而树木又是雨林的长
子。顺路上山，云霞金光浸染眼前由
雨林树冠覆盖的莽莽苍苍的山脉，青
黛如墨的雨林植物带逶迤遥峰近岭，
阳光被树枝剖拆成束束光条，透穿在
树干与树干空隙间，呈现出奇异神秀
不可穷其妙的通透视角。耳边那叶
轴、叶柄、叶梢、叶边晨雾化珠，落滴
声脆。见一深谷崖壁寸土尺壤不见，
一棵大黄葛树却能在崖坎壁缝中横
斜凌空，强壮的躯干在壁崖上秉深谷
之性，成造化之功，犹如横戈却万夫
其态势堂堂，枝杈触岩挂石如千剑出
鞘凌厉欲夺，几根粗砺似巨蟒的树根
盘屈交错钉壁抓岩，无以计数的粗细
之根由上而下直扑谷底……人一生
能遇见这样一棵凤毛麟角不足以其
贵的谷崖大树，实在是领略到上苍造
物的诡谲万象！

几只大鸟站立深谷绝壁的黄葛
树冠举目，偶尔鸣叫，声回谷壑。如
巴掌大的彩蝶，似指姆大的粉蛾，长
满一身长毛的“毛毛虫”啃食着地衣，
蜗牛三五一群在落叶上蠕爬，那些昆
虫在深谷上翻飞窜扑……太阳将谷
壁两边的杂树花草穿金佩银，形成不
同色差和冷暖各异的深谷奇观。

我似乎有所悟察：西双版纳高山
的热带雨林绿色与平地的热带雨林
绿色与深谷的热带雨林绿色迥然不

同：热带雨林收千树于己，容万木于
身，搓揉万万枝茎叶片，揽纳印度洋
的暖流，横断山脉的潮湿和昼夜变
化，把雨林的五颜六色兼容并蓄，绽
放出不同的色差来：高山雨林的墨
绿、黛绿、深绿；平地雨林的嫩绿、碧
绿、翠绿；深谷雨林的油绿、葱绿、水
绿……大自然给版纳雨林如一个巨
大的颜色收纳容器，再调制出淡扫轻
眉般的灵秀，沐净身心般的静雅，古
朴浑厚般的沉凝，烟染水浸般的清
明，让绿色在热带雨林如海洋那么激
流澎湃，敞怀高吟……

在雨林深处一条Y字形小路口，
我们不知该走哪个方向。忧虑之间，
一棵古意苍苍的巨树让我们决定向
它走去。原来这是一棵古老的橡皮
树。初视惊叹，继而好奇，上去四五
个人围抱。树皮龟裂粗厚如甲古文
般，青铜色的裂缝幺指拇宽，树足足
有五六层楼高，顶冠翠盖可拥百人坐
歇。橡皮树悬根露爪，凸包拱瘤，根
盘四周，根与根你挤我压，翻绞窜缠，
腾爬弯行八九丈甚至更远……大家
拍照、摆姿、定格，我却独站一边：一个
思想活跃情感奔腾的个体，与一棵无
意识而又博大高古的巨树对立：仰视
它，平视它，俯视它，久凝它……再用
双手直接抚摸它、触及它，伸开双臂搂
抱它……文学驰聘的想象让我大脑
活跃的思维邈远无垠：美国的巨红杉、
非洲的波巴布树寿龄达五千岁，橡皮
树寿龄累加能跨千年之门？中国古话
讲“寿比南山不老松”是否能与比肩？
站立橡皮树下面，人如中国水墨古画
中的寸马豆人，一种曾祖父、高曾祖
父、曾高祖父的曾曾高祖父的生命根
脉从脚跟直涌到头顶：人的岁月嬗替
太快速，若流时节更新人寿太短暂，人
经历春夏秋冬，与橡皮树顺应时间的
流逝，生长积累纤维，实现体积与厚度
及年轮的增加。这棵橡皮树与时间
规律、季节轮换、持续生长融为一体，
相互度量，见证彼此并相行绵长……
要在雨林去寻觅橡皮树上是否超越
唐宋深藏其中的断章，去探触跃过明
清鲜为人知的那些残页，能寻找到这
样苍老的痕迹吗……

从清晨到黄昏，有限的时光与无
限的自然，在雨林，我以为不是大与
小的形容，不是长与短的计量，更不
是宽与窄的理解：大自然在热带雨林
创造出来的千奇百怪的植物生长，形
形色色的植物形态和令人神往的热
带雨林意境，怎样去感受、妙悟、理
解、认知都是一门究天通地的热带雨
林之学……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有
2420 多平方公里，分别在景洪、勐
腊、勐海三个县境内，而我今天所见
所闻仅是雨林的一鳞半爪。爱因斯
坦说：“我们所能体验到的最美好的
事，就是生命神秘的一面，而这种探
求生命神秘性的深刻感情，就是真正
科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明天，再去西双版纳的勐腊热带
雨林看看。

去亢家寨不是件容易的事
需要爬一小段陡坡
需要索道收留仰望

高度模仿高度
惊叹超越惊叹

需要所有山巅俯首称臣
才能绕开犹抱琵琶半遮面
看到盖头之下的亢家寨

几十位建筑工人放弃国庆休假
正马不停蹄地修补历史
试图缝合残缺的时光

让“亢”字寨旗重新飘起来
接受山风的膜拜

还好第一次去亢家寨
阳光无比慷慨

我站在白云底下
未体会到“高处不胜寒”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

我们的校园里
我和小花是姐妹
我和小凯是兄弟

一教室的兄弟姐妹
一走廊的姐妹兄弟

一往情深的话
在校园里荡漾
我们的校园里

书香气
把我们的兄弟姐妹

团结在一块
玉兰花是妹妹
黄葛苞是姐姐

会唱歌的石头是哥哥
会鸣叫的鸟儿是兄弟

那路过的风 飘来的云
天上的雨

既是兄弟也是姐妹
校园里的兄弟姐妹

真的是好福气
书香相伴

我们的校园
书声琅琅上口

浸润我们的世界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主席）

校园书香
■刘泽安

去亢家寨
■谢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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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无形的力拉着你
有只巨大的手推着你

你踩着自己的节奏前行
把浪漫的诗意抛洒出去

钻进果仁潜入稻穗
把眷顾的心思抖落出来
涂抹大地成最美画卷

你的季节风雨露霜都姓秋
唤来日月作证

绽放的花朵依然艳丽
抽出的新芽照样鲜嫩
你能装下整个春天
叮嘱落叶不必伤悲
四季轮回舞台尚存
抵挡不过岁月洪流
就以空间换活法

同样可以惊艳人间
你只有几天时光

即使拉不住你衣袂
我也要使出洪荒之力

将你挽留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

挽留秋天
■唐代贤


